
■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
流一身汗，也不流泪
冲锋一线，总是有你
最可爱的逆行，写满荣誉
哪里危险，哪里有你
向战而行，从未缺席
让我们骄傲，让我们心疼
是你，是你，还是你
雨水还在敲打房顶
乘风破浪，你扛起希望

经历风雨，你书写传奇
一双双铁打的手臂，一抹抹绿色的身影
搭起生命之桥
肩负责任，心有担当，初心筑就生命长堤
泥巴裹满绿军装，泥水与汗水流淌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闪光的星河里，永远闪光的是你
奔腾的浪花里，永远奔腾的是你
绿色屏障里，我正把每颗星牢记
风里有你，雨里有你，感谢有你

致敬抗洪勇士

■特约撰稿人 乔保国
我从部队已经转业32年了，虽说从军

时的经历己很遥远，但那些萦绕心间难以
忘却的陈年往事，总让我不胜感慨。

一

1975年冬的征兵时节，我和战友们奉
上级命令去湖北恩施地区来凤县接兵。到
达县城，稍作停留，我便和另一战友下到
该县的革勒公社，在这里，我部要接走二
十多名新兵。

刚到公社驻地，公社党委书记一干人
便迎了出来，其中一年轻女同志和我们握
手时自报家门：“我叫李萍，任公社党委副
书记，分管公社武装部工作。这段时间，
我的中心任务就是配合你们对入伍新兵进
行家访考察，确保兵员质量。”

眼前这位充满青春朝气的副书记，齐
耳短发，眉清目秀，衣着得体，非常干
练。在场的公社武装部长补充说：“别看李
书记才二十岁，她可是我们恩施地区的优
秀知青典型，从公社团委书记提拔为副书
记有一年多了。”

来凤县是个群山连绵、土家族人口居
多的地域，应征入伍的青年散居在不同的
山岭山坳间，每天跋山涉水，我们也只能
走访两三人。连日来，李萍不辞辛劳，一
直陪同着我们，既是向导，又是新兵面试
考察人。在陪同走访过程中，她对人民军
队的热爱与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在山腰的
一座坟冢前，李萍告诉我们，这里安葬的
是一位红军无名烈士，每次路过这里，她
都会向烈士表达致敬之意。说话间，她还

采摘了一束松枝放在墓前，并引领我们向
烈士三鞠躬。她说要是生在革命战争年
代，自己也一定会参军。

一天，李萍突然提出：“请你们把我带
走吧，我也要当兵！”我以为她是开玩笑，
但从她的明眸里，我看到了渴望、真诚和
坚决，我不忍给她那颗充满热望的心泼冷
水，便推脱说：“这事儿我们做不了主，你
去县上找我们接兵团的齐团长吧！”没想
到，她真的去县招待所找了齐团长，回来
之后一脸沮丧地说齐团长没批准。

在我们完成新兵征集考察任务即将离
开时，她特意穿上土家族女孩的服饰，找
来相机要和我们合影，背景就是身后的大
山和含苞待放的迎春花。她说，如果自己
穿上绿军装，一定会很潇洒、很精神、很
靓丽，虽然当不了女兵，但是能和解放军
同志合个影，她也很满足。

二

1978年冬，我部野营训练来到祁连山
间的一个村落，我们政治处的几位同志入
住在一户村民家里。女房东看上去不到三
十岁，一副当地劳动妇女的模样，身着碎
花棉上衣，脖子里围着深蓝色的围巾，脸
的两颊呈紫红色且略带血丝，常年辛劳的
双手显得有些粗糙。

得知解放军要入住自己家里，她将院
落和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火炕烧得热烘
烘的。她把我们迎进屋内，桌子上已摆上
葵花籽，然后去灶房揭开锅盖，将热气腾
腾的土豆盛满馍筐，外加一盘盐巴端了上
来，用当时驻地农村最为热情的待客之礼

招待我们。
看到女房东忙前忙后不停歇，我们连

声道谢。她摆摆手说：“谢什么？你们住我
家是我的光荣，村里若谁家没安排入住解
放军，会感到很没面子呢。”她还告诉我
们，这里是工农红军西路军战斗过的地
方，当年，很多人家都入住过西路军指战
员，她的爷爷就是因为掩护红军伤病员，
而被敌人打死的。

在她家正房墙壁的镜框里，有一张全
家福，其中有一位朴实英俊的解放军战
士。女房东指着照片说，上面的老人是她
公公，瘫痪多年已于去年病故；两个孩子
是她的一双儿女，正在村小学读书；穿军
装的正是她的丈夫，在部队里一直很上
进，所以她对军人特别有感情。

在听女房东讲述家事的时候，我注意
到，她眉梢眼角都溢满幸福感。

三

1980年冬季，我受命担任新兵连指导
员再次去接兵，这次是到新疆阿克苏。记
得刚进县委招待所，一个维吾尔族男孩就
迎了上来。他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一米
七左右的个头，自来卷的头发乌黑油亮，
一双眼睛忽闪忽闪特有神，高高鼻梁下一
张嘴巴笑起来很可爱。他热情地从我手里
接过行李，带我走进入住的房间。我问小
伙子叫什么名字？他用带有新疆口音的普
通话爽快回答：米吉提。

从这天起，米吉提几乎每日都要到我
们住室来玩，到了开饭时间，我们也拉上
他一块去食堂就餐。如果下去搞家访，他

会主动给我们带路。有时，因走访来不及
回招待所吃饭，他就领着我们去品尝阿克
苏特色小吃。

有一天回到招待所，米吉提突然向我
恳切地提出：“指导员叔叔，我想当兵，您
把我带走吧！”我一听便笑了，说：“你年
龄还小，不符合当兵条件呀。”他说：“我
可以先当文艺兵啊。”说着，米吉提毫不羞
怯，给我们跳起了热情欢快的新疆民族
舞。跳完他告诉我们，他最喜欢看《冰山
上的来客》 这部电影，会唱里边所有的插
曲。说着，他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带着一
个中年男子和维吾尔族乐器热瓦甫、木
笛、手鼓回到我们房间。父子俩弹奏着乐
器给我们演唱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冰
山上的雪莲》《达坂城的姑娘》等歌曲。

米吉提的父亲说，十多年前，他因小
肠穿孔被送进驻军医院，由于手术及时才
保住生命；他的妻子因为早产，风雪夜被
送到部队医院，由女军医将米吉提这个小
生命接生到世上。他们一家人对解放军都
充满感激之情，所以米吉提热爱解放军，
很想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希望我
们能满足孩子的这一愿望。

我将不能带他走的原因讲给他听，他
闻言哭了很久。离开阿克苏那天，米吉提
一大早便赶来送行。车开动了，我挥手和
米吉提道了再见，米吉提那泪水汪汪的眼
神，永远定格在了我的心里……

斗转星移。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这
些在我从军过程中经历的人和事，不但没
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淡化，反而总会穿越时
空浮现在眼前，让我感到还是那么鲜活、
生动和温馨。

那些铭刻在心中的往事

■魏军涛
那一年，澧河的洪水，说来就来了！
平时，澧河水浅到能看得见河底的沙

石，窄得羊羔儿攒着蹄子能一跳而过，静
得像睡着了，扔个石头子儿能惊出一串水
珠，秀气得像个小姑娘、腼腆得像个读书
郎。可是一到汛期，河水就会陡涨，蹭蹭
蹭就齐了天，呼呼呼就涌成了山，哗啦啦
就拍到了堤顶沿。

澧河的堤岸，说决口就决口了。
水滔天，雨横河，风激浪，浑茫茫的

洪流滔滔翻滚，咆哮着蛮劲儿冲撞，澧河
转眼变得如此可怕，如此狰狞。满槽的河
水汹涌奔腾，如狂躁不安的猛兽，东一头
西一头的乱拱，南一爪北一爪的乱刨，上
一脚下一脚的踢腾，撞塌了堤岸，包围了
村庄，吞噬了大地。

平地上的水，说上来就上来了。还没

等花生开花，玉米结棒，“哗”的一声被
水冲得七零八落，淹没了；还没等老奶奶
收拾好针线筐，老爷爷点上烟，水就在院
门口打旋了；还没等鸡上树，猫上墙，老
鼠上灶，一眨眼，院里的水就淹到狗脖子
了。

在这紧要关头，人民的子弟兵，说到
就到了。他们坐着军用卡车赶来了，汇聚
河两岸。他们驾着冲锋舟，冲进每一个村
庄，冲向每一处孤岛，搜救被洪水围困的
群众，紧急抢运百姓生产生活物资。他们
从决口的两端，突击冲锋，排人墙，打木
桩，扛沙袋，堵决口。

听，他们怒吼的号子声，威赫赫震天
响。看，他们树立的红旗，高高飘扬；他
们密密麻麻垛起的沙袋，如坚固的城墙；
他们的迷彩服溅满泥浆；他们手流血、脚
磨烂、皮肤皲裂，轻伤不下火线；他们日

夜奋战，顽强拼搏，与洪水搏斗，不顾个
人安危；他们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争分夺秒，一身疲惫，累了就歪在泥
糊糊的大堤上和衣而眠。

他们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他们是勇敢
无畏的猛士，奋力降服桀骜不驯的洪水。
他们怀着浓浓亲情，深深大爱，心里装着
百姓，不负人民的期盼，肩负祖国的重
任。他们有力的臂膀，托起百姓的一片晴
空；他们伟岸的身躯，为老百姓挡住了肆
虐的洪流。

堤岸合拢了，澧河平静了，洪水退却
了。

他们走了，悄悄地走了。在完成任
务 后 ， 在 曙 光 初 放 的 清 晨 ， 他 们 排 着
整 齐 的 队 伍 ， 抖 擞 精 神 ， 浩 浩 荡 荡 ，
就 要 奔 赴 新 的 战 场 。 老 百 姓 听 说 了 ，
涌 出 了 家 门 ， 拥 挤 了 道 路 ， 拦 住 了 最

可 爱 的 亲 人 。 百 姓 与 战 士 手 拉 手 ， 感
激 的 话 儿 说 不 尽 ， 战 士 与 人 民 心 连
心 ， 百 姓 的 叮 嘱 重 千 钧 。 军 民 一 家
亲 ， 不 是 亲 人 胜 似 亲 人 。 浓 浓 的 军 民
鱼 水 情 ， 比 澧 河 的 水 更 深 厚 ， 比 堤 岸
更牢固，比天地更长久。

今天的澧河上游，新修建了水库，从
此，澧河免除了水患，回归温柔婉约，变
成了风景秀美的人间仙境。

看，澧河两岸，花红柳绿，莺歌燕
舞，处处美景让人流连。蒹葭苍苍，白鹭
飞翔，蒙蒙细雨笼水乡。花满岸，鱼满
河，两岸风景如画廊。澧河不再有泛滥之
虞，两岸的老百姓，从此安居乐业，不再
为洪水惊慌。但是，人们忘不了，那些
年，多少抗洪将士，战斗在堤坝上，迎怒
涛，驯蛟龙，如冲不垮的铜墙铁壁，卫护
着百姓的安康。

滔滔澧河水 浓浓军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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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人间世相人间世相

■张秀红
时光是一首歌，轻拢慢捻抹复挑之

中，美好的旋律总在轻轻飘荡；时光是一
幅画，勾画描勒的画卷总在缓缓流淌；时
光是一首诗，明月泼辉的诗篇总在熠熠闪
光……这是阿桃的世界。

阿桃的世界总有馥郁的桂香，总有灼
艳的桃花，总有皎圆的月亮。阿桃最喜欢
的是中秋的月亮。中秋的月亮最皎洁、最
圆润、最芳香、最韵味无穷……

那一年中秋，着一袭粉红衣服的阿
桃，和一身军绿的阿涛并肩漫步在铺着溶
溶月光的河边小路上。月色如水，温柔地
氤氲着整个世界，阿桃的心也融化在那无
边无际的月色之中了。他们喁喁私语，他
们娓娓而谈，从三皇到汉武到康乾，从唐
诗到宋词到元曲。

阿涛说，他最喜欢三首歌。一首是
《小白杨》，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
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一首是《在那
桃花盛开的地方》，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有我可爱的故乡，桃树倒映在明净的
水面，桃林环抱着秀丽的村庄；最爱的那
首是《十五的月亮》，十五的月亮，照在
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
也思念……

阿桃的心，如同平静的水面被投进了
一粒小小的石子儿，那涟漪瞬间荡漾开
来，无休无止。

阿桃的家门前就是环绕着村子的蜿蜒
小河，小河里有清清的河水，有闲闲的游
鱼。小河边，海棠正摇曳着它的果子，丹
桂正馥郁着它的芳香。阿桃最喜欢的是那
几株桃树，春天，密密匝匝的桃花，粉红
粉红的花瓣，灿黄灿黄的花蕊，像一张张
粉扑扑的笑脸，像一只只扑闪闪的彩蝶；
满树繁花灼灼，满目繁华夭夭，光鲜灿烂
又不失清雅脱俗，是一幅幅明艳动人的
画，是一首首巧夺天工的诗；夏天，碧绿
碧绿的眉叶，鲜红鲜红的桃子，碧绿得青

翠，鲜红得润泽，硕大丰满，羞羞地掩映
着，像一张张笑脸，傲傲地高挂着，像一
盏盏灯笼；秋天，碧叶易容，落叶满地，
飒飒送爽，沙沙吟咏；冬天，枝干嶙峋，
枝丫疏斜，披霜戴雪，骨傲神骄；阿桃喜
欢在桃林间漫步徘徊，更喜欢桃林里的月
亮：春月朦胧如纱，夏月清凉似水，秋月
高邈若悬，冬月冷峻刚毅，永远都是那么
静谧，那么柔和，每年每月每天每晚，都
像极了幻梦，像极了仙境。

阿桃的心是一艘漂泊的小船，忽然找
到了港湾。

阿涛是一名边防军人，日日夜夜巡逻
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阿桃留守在家乡，辛辛勤勤耕耘在希
望的田野上。

他们约好了，等到下一个丹桂飘香的
时节，阿涛再回来时，他们再一起漫步桃
林，再一起欣赏中秋那轮明月。

阿桃漫步在月下的桃林里，她满怀期
待与喜悦，又望眼欲穿。

阿涛巡逻在祖国的边疆，也是满怀期
待与喜悦，也望眼欲穿，也归心似箭。

宁静的夜晚，甜蜜的睡梦，一声巨
响、一炷浓烟、一阵喧乱、一阵嘈杂、一
声笛鸣……阿涛冲进了火海之中，他背出
了孩子，他背出了老人，他又推出了他的
战友，自己，却没有出来……

阿桃的丹桂不香了。阿桃的月亮黯淡
了。阿桃的桃花枯瘦了。阿桃的整个世界
都是黯淡的。阿桃的月亮又是明亮的，挂
在高高的天空，映着清清的河水，融在夭
夭的桃林，印在阿桃的心田。

直到有一天，又一个军绿色的身影走
到了她的身边，他说，他最喜欢三首歌，
一首是《小白杨》，一首是《在那桃花盛
开的地方》，最爱的那首是 《十五的月
亮》……

阿桃的丹桂又香了，阿桃的月亮又亮
了，阿桃的桃花又灿烂了。

阿桃的月亮

■龚之祯
淡，是一种至美的境

界。
试想，一个不施粉黛的

青春少女打你面前经过，虽
是惊鸿一瞥，但她天然去雕
饰的面庞上闪动着的青春华
彩，总让人想起春天早晨原
野上清新的风，虽然没有铅
华装饰，但那种接近于本色
的自然，给人留下一种纯净
的感觉。相反，如果是浓妆
艳抹，不仅掩盖了本身肌肤
的光彩，还会让人只关注她
的外表，而忽略了她的内
涵。

淡比之浓，或许由于接
近天然，才似春雨，润物无
声。

淡与浓，是一双奇妙的
对比。淡之美，从古到今，
一直深深蕴藏在中华民族的
气质里。从衣着服饰，到居
室房屋，到审美趣味，无一
不是以自然为美，以恬淡为
美。“清水出芙蓉”是一种
典雅的美，好比水仙散发的
馨香，淡淡的，却悠远而绵
长，久久萦绕于室，令人心
旷神怡；女子淡妆比浓妆更
显品位，古时候中国的女子
有着飘逸灵动的服饰和素净
白皙的脸庞，使得她们天生
更适合粉墨淡描，给人一种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
美；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
之交甘若醴，淡而醇，更符
合生性儒雅的中华民族的处
世之道。

浓得恰到好处，不易；
淡得韵味犹存，似乎更难。

咖啡是以醇香浓郁著称
的，从色泽的浓郁到香气的
扑鼻，以强烈为主调。有一
种土耳其咖啡，色泽酽黑如
漆，苦香无比，只一口，咖
啡豆带来的神经兴奋效果就
能使饮者彻夜不眠，不觉东
方之既白。中国的茶则是淡
的了，尤其是新摘的龙井，
就更淡了。捧一杯新茶在
手，嫩蕊碧绿地缓缓舒展，

在上下浮沉之间，将茶色浸
染，泛着微碧，这种若有似
无的颜色几近透明。饮茶
时，口鼻感官在热气熏陶下
的怡然，带来心胸的熨帖，
腋下似有风生的惬意，这种
感受绝非笔墨所能形容，只
有亲身体会才能知晓。咖啡
和茶，是无法加以比较的，
只是在生性恬淡的国人心
中，清淡的茶香，无疑更受
青睐。

于我而言，相较浓烈，
宁可倾向于淡。咖啡豆带来
强劲持久的神经兴奋，在使
人一夜无眠后，总是会产生
负面效应。人生，无疑也是
这个道理。浓是一种生存方
式，青年人怀着远大的抱负
和志向，有着无限要做一番
事业的憧憬，对生活浓浓的
期待和激情，这是青年才有
的青春梦想。淡，也是一种
生存方式。淡然处世，从刻
意地追求，到怀着乐趣和淡
然去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是
唯有经过投入浓情的磨砺后
才能磨炼出的质朴。淡然处
世，绝不是冷淡和冷漠，淡
的背后藏着炽热的情感，蕴
含着生活的感悟，淡的背后
是浓，浓沉淀后成为淡，似
淡而实美。

这世上的人际关系，世
故人情也罢，所有的烦扰，
若是你看得浓一点，肩头
上、心灵上背负的感情负担
自然就重了；反之，看得淡
一点，才能活得洒脱些、轻
松些。譬如结交朋友，好得
像穿一条裤子，两人的情谊
实在是浓得分不开了。不
过，密如胶漆的朋友因为利
益关系反目成仇的例子，实
际生活中又何其多呢？倒不
如像水一样地淡然相处，相
见亦无事，彼此轻松愉悦。

放下所有的繁杂，思绪
在简单中摸索，做回简单的
自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心平气和的时候，反而能够
感悟和感知生命的真谛。

淡之美

■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热情的夏天草木葳蕤，

万物生机勃勃，可爱的丝瓜
也正当时。在农人眼里，丝
瓜极皮实，好养活。它纤长
的藤蔓，无拘束无节制地恣
意生长，成为乡村盛夏时节
一道亮丽风景。

有哲人说，时光是沙
漏，当一粒粒沙粒流尽时，
只剩空空的瓶子。可记忆中
总有一些往事，重新拾起时
依旧明丽，好像夏日一阵阵
清风拂过。永远忘不了儿时
丝瓜的清香滋味，如今每次
去超市买菜，看到大大小小
的丝瓜都感觉无比亲切，如
同又遇到多年相交相知的老
朋友一样。回忆深处，那些
吃丝瓜的点点滴滴，老电影
般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白粉墙头红杏花，竹
枪篱下种丝瓜。”记得小时
候我家墙外有一小块空地，
土里夹杂着破砖碎瓦，非常
难整理。而勤劳的母亲就在
夹缝里点上几眼丝瓜，算是
它们的立身之地。夏天来
到，丝瓜藤蔓翠绿得逼人
眼，之前荒芜的空地竟被装
点成一大片绿世界。更令人
惊喜的是，惹人喜爱的丝瓜
很快就探出细长身子。之后
每天，我家的餐桌上，总少
不了一盘清香爽口的炒丝
瓜。

家常又富有乡土气息的
炒丝瓜总联着绵长悠远的母
爱，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炒丝
瓜时的情景。她先在锅里放
进菜籽油，拍碎蒜瓣，将生
姜切成细丝，再把切好的丝
瓜片一起倒进锅里清炒。站
在锅旁嘴馋的我，早已转了
许多圈，咽下好几口口水
了。等丝瓜炒好也顾不得
烫，立马用筷子夹起来放进
嘴里，嫩香无比，回味无

穷。清脆、鲜美的清炒丝
瓜，吃得我香甜可口，是夏
日养生的极佳食材，成为童
年记忆里无可比拟的美味。

丝瓜越结越多，我们一
家人吃不完，天生一副好心
肠的母亲就将多余的丝瓜送
给街坊邻居。他们对母亲送
来的鲜嫩丝瓜赞不绝口，不
住地夸奖母亲勤快、心地善
良，我听了他们赞美的话，
心里面也美滋滋的。

让我无比佩服的，是丝
瓜顽强的生命力，无论环境
多恶劣，它都能很好地生
存。即使在砖缝里、在墙脚
下、在贫瘠的土壤里，随便
撒下几粒种子再浇点水，没
几天，它就会长出嫩绿的芽
儿来。丝瓜极喜欢爬高，并
且耐潮湿和旱涝。只要你在
它身旁放上几根绳子或者木
棍，它就会攀缘直上，茁壮
成长。丝瓜花朴实谦虚，既
说不上不鲜艳夺目又算不上
芬芳诱人，它的果实是绿色
的，藏在叶子中间一声不
吭。不喜欢张扬的丝瓜不像
高粱、西红柿那样，一旦成
熟就露出笑脸，引来不少人
称赞。它默默付出、不求回
报，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
们学习吗？

听村里老一辈人说，丝
瓜浑身都是宝。它不仅能
吃，还能治病。嫩丝瓜煲
汤、炒菜，味道都特别鲜
美；老了的丝瓜有止咳去痰
的作用，丝瓜绿色叶子消炎
止痛，丝瓜瓤有止血、清
热、解毒的功效。如果有人
在夏天生了痱子，用丝瓜叶
擦上几下，皮肤立马就会凉
爽舒服许多。

感谢丝瓜，它教会了我
做人的道理，它让过去清苦
单调的日子，浸出一丝丝甜
津津的香。

丝瓜香

■马 文
把皎洁如水的月光，压进锃亮的枪膛
用喷薄欲出的朝阳，书写生命的辉煌
共和国的卫士啊
你把哨岗视为战场，你把深爱刻进胸膛

你用无悔青春，书写美丽华章
共和国的卫士啊
你用昂扬的斗志，守候春雨和秋光
共和国的卫士啊
你用沸腾的鲜血，染红酷夏和冬霜

共和国的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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